
推开包间房门，我一眼就认出了

坐在正位上带着盈盈笑意的宁老师，

旁边那个慈祥可亲的老太太想必就是

师母了。这次聚会是老李发起的，他在

他母亲家小区里偶然遇到宁老师，这

才接上了中断多年的联系。参加晚宴

的都是留在本市且经常见面的十位男

生，因为马上要过年，女同学和在外地

的同学就没通知。

我顾不上跟同学打招呼，快步走

到宁老师身边，躬身双手紧紧握住他

的手，激动地说：“宁老师好，您还认

得我吗？师母，您好！”

宁老师面带笑容道：“怎么会不

认识呢，你模样倒没多大变化，就是比

以前胖了，头发比以前少了。”

“是啊，您的这些学生也都是要

‘奔六’的人了。您老身子骨还好吧？

师母也显得这么年轻，充满活力。”宁

老师气色红润、思维清晰，完全不像是

一个耄耋老人。

屈指算来，我们大学毕业已经35

年了，差不多有30多年没跟宁老师见

面了。宁老师当我们班主任时，还不到

50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年纪。

落座之后，同学们按照年纪大小

挨个向宁老师和师母敬酒。大家回忆

起上学时的种种趣事，不禁感慨时间

过得太快，大学时光恍如隔世。班长老

岳给大家介绍说，宁老师有个珍藏的

本子，每一页贴着咱班同学的照片，上

面记录着大家的姓名和工作单位。老

师时常翻看本子，跟老伴儿说我们这

些孩子的事情。

大家一时都沉默了。是的，这么多

年来，我们都忙着各自的事业和家庭，

有谁想过我们的老师呢，可是仅仅做

了我们几年班主任的宁老师，却时常

牵挂着他的每一个学生。

我觉得鼻子有些酸，赶紧借喝水

来掩饰一下。这时班里最帅的老高打

破沉默，开玩笑说：“怪不得刚才宁老

师一见面就问我，是不是还在商场工

作，说得我一愣，我自己都差点忘了第

一份工作就是在那个商场当会计。”

“谁让你换了那么多工作，老师

只记录大家的第一份工作。你这就不

懂了吧，这叫人生的起点。”同学们纷

纷起哄、揶揄他。

轮到老孟给宁老师敬酒时，他站

起身让大家静下来，然后郑重地给宁

老师斟满了一杯酒，深深向他鞠了一

躬说：“宁老师，我要向您表达我最诚

挚的谢意，您为我做的事儿，我一辈子

都铭记在心。”说着，他向同学们讲述

了一段尘封多年的往事。

老孟年轻时血气方刚，甚至有些

桀骜不驯，是个不让人省心的主儿。有

一次他路见不平，在校外跟一个调戏

本校女同学的社会青年打架，最后闹

到派出所，因为是学生，派出所交给学

校处理。宁老师在了解真实情况后，反

复向学校申明事实，请求学校从轻处

理。但学校为了严肃校纪，还是给了老

孟记过处分。

在当时，这对于一个大学生来

说，简直是天大的打击，背上处分就

意味着要带一辈子污点，不能找到

一份好工作，甚至会影响恋爱结婚。

那段时间，老孟情绪特别消沉，宁老

师一边劝慰他，一边继续向学校申

诉。最后，在我们毕业之前，在宁老

师不懈的努力下，学校解除了对老孟

的处分，没有把那份处分决定放在他

的人事档案里。

讲到这，老孟激动地说：“我这辈

子都对宁老师感恩不尽！”同学们都

纷纷站起来，一起向老师敬酒。宁老师

平静地看着我们大家说：“这没什么，

你们就像我自己的孩子一样。那个时

候你们即将踏入社会，都该朝气蓬勃，

勇往直前，我怎么忍心看到你们当中

有人背着包袱前行呢？所以，我才多次

去找学校负责人，也算是尽我作为班

主任的一份职责吧。”

听了他的话，同学们一时无语，后

来还是班长老岳打破了沉默，他建

议：“咱们一起举杯，给老师拜个

年！”于是，我们大家都双手举着酒

杯，就像当年上课起立时说老师早那

样，在班长的带领下对宁老师齐声

说：“老师，新—年—好！”

编辑 林刚 | 美编 王良杰 | 校对 燕原斌

14
2026年2月14日 星期六书香文萃

老师，新年好！
刘红军

2008年春节前，南方遭遇罕见雪

灾，我的返乡之旅因此变得很坎坷。

我提前2小时到达火车站。刚进

候车室，就听到广播里在播报多次列

车停运的消息，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

嗓子眼。好在我乘坐的列车终究是

发车了，虽说比原定时间晚点30分

钟。可列车在行进2小时后速度却逐

渐变慢，最终在茫茫雪地里停了下

来。窗外的铁轨被厚厚的积雪掩埋，

远处山峦树木都裹着积雪，整个世界

仿佛静止了。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火车却毫无

开动迹象，列车员告诉乘客们，前方

道路因大雪受阻正在抢修。我离开

座位，心急如焚地在通道上走来走

去，不知除夕能否赶到家。

漫长的等待后，火车终于启动，

但不是向前，而是折返了。原来前方

积雪太厚，抢修一时无法完成。我满

心期待化为泡影，心情跌入谷底。折

返途中，我不停地看手机，盼着道路

疏通的消息。终于，一小时后，火车

再次转向，朝着我家的方向驶去。

经过一番周折，我终于在年三十

前赶到了老家。父亲已在村口。他的

头发更白、背更驼了，身板在寒风中

显得更加瘦弱。

没了母亲，家里冷清了许多。父

亲端来了早已准备好的热气腾腾的

饭菜，我们俩坐在饭桌前，边吃边

聊，我关心他的身体状况，他问着我

在外面的生活和工作。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由于火

车票难买，大年初二我就得返程。这

不到48个小时里，我和父亲一起贴春

联、包饺子、看春晚，度过了一个简

单又温馨的春节。要离开父亲，我满

心不舍。母亲2006年去世后，父亲独

自在农村老家生活，很是孤单。

临走那天，父亲非要送我。路上，

他帮我提着行李，我们谁都没说话。

到了村口，他把行李递给我，告诉我

来年再下大雪就别回来了，折腾一趟

太费劲，在家也待不了多久，不如待

在南方休息。

看着父亲佝偻的背影和落寞的

神情，我心里一阵刺痛，虽没回应，

但已在心里默默决定：无论路途多

远、风雪多大，我都要回家陪父亲。

我坐在三轮车里，看着父亲渐渐

远去的身影，泪水夺眶而出。

忙年记忆
杜玉芬

关于过年，徐州有段民谣：小孩

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

十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

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

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

初一扭一扭。

我这个老太太，至今不忘的是

“二十三，糖瓜粘”。

腊月二十三，是徐州小年。这天

一大早，我母亲就忙着把生地瓜削去

皮，洗得干干净净，切成碎块儿。在

锅里用小火熬成稠稠的糖稀，掺上炒

熟的白面、芝麻、花生碎，和成一团，

再在案板上擀成薄薄的长长的片儿，

切成一段段的小条，这就是又甜又黏

牙的糖瓜了。

过小年，先要祭灶，给灶王爷供

奉糖瓜，这是自古以来的老习俗。

如今这习俗早就成了老黄历，化作

历史的记忆了。而我念念不忘的

是，母亲总会多做一些糖瓜，给儿

女们甜甜嘴。

真正的忙年，还得要说 “二十

九，蒸馒头”。记忆中，我母亲蒸的馒

头有白面的、杂面的、枣花的，还在

馒头顶上点个小红点，以示吉利。每

次蒸馒头，母亲都要蒸上好几锅，馒

头多得都能吃到正月十五。馒头放

得时间一长，有的就干得裂了，看上

去就像馒头笑了。母亲说，这叫“发

笑”，笑着看，笑着吃，笑着过大年，

笑着过上丰衣足食的一年又一年。

忙年忙到大年三十，还得忙着贴

春联。以前过年贴的春联，大多是

“三阳从地起，五福自天来”“天增

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之类

的词。看看现在，年前大街的地摊

上，摆着各种春联任人挑选。近20年

来，日报、晨报、晚报，组织开展春联

大赛。不光在报纸上登载着很多时尚

新春联，还请了书画名家书写春联赠

送百姓，更有新新的年味了。

就算再忙，大年三十也得做“年

夜饭”。那时候，俺家有十几口人，都

住在一个大院里，在殷庄村也算是个

大户人家了。到了晚上，一家人在堂

屋里围坐一桌，团团圆圆地一起吃年

夜饭。

现在看看，我这个小家也有十几

口人了。和那时候不同的，就是在饭

店里吃年夜饭，都是孩子们早早预订

的……相同的是，不论在家里还是在

饭馆，丰丰盛盛的菜桌上一定要有

鸡，开席动筷子都得先吃鸡———“吉

利、吉利”。再吃上团圆饺子，亲情浓

郁的年味就更足了。

吃过年夜饭，全家人还要熬夜

守岁。过去守岁，大家围坐在一起说

说今年、聊聊明年；现在，基本上都

在看中央电视台的“春晚”度过，节

目精彩纷呈，红红火火，欢声笑语，

年味就十足。

到了大年初一，还得忙着拜年。

我小时候，都是父亲率领全家先向祖

宗拜年，接着是全家人向父亲母亲拜

年，然后出门给亲友、给近邻中的长

辈们拜年。此时，如果遇见熟人、好

友，都是拱手相贺一声 “新年好”

“恭喜发财”。现在，大家都在智能

手机上发视频“拜年”，图文并茂地

相互祝贺“新年快乐”。

于是我想，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过年都是忙碌与欣喜并存，欢乐与

幸福同在。

48小时的团圆
晓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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